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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文县藏族白马人面具舞池哥昼中的文化符号解读
余新娟

（陇南师范学院，甘肃 陇南 742500）

摘要：甘肃文县藏族白马人终年生活在特殊的地域环境中，山大沟深、自然灾害频繁、经济文化相对较为落后，由于其所处的地域

环境与之独特的信仰下，产生了白马人特有的面具舞——池哥昼以及多种样态的民族歌舞形式，每年农历正月十五至十七是白马人最盛

大的节日。本文主要以陇南文县藏族白马人民俗活动中的传统面具舞池哥昼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调查，以期对池哥昼的人文背景、

现存样态、文化内涵做出进一步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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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白马人主要聚居在四川平武县、九寨沟县和甘肃文县境

内铁楼藏族乡的十多个村寨，在其发展进程中，留存口头语言而

无书面文字，自 20 世纪 50 年代被暂定为藏族，而他的民族界定

问题在学术界这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孙宏开先生在他的《历史

上的氐族和川甘地区的白马人——白马人族属初探》一文中，首

次提出了“白马人”的称谓，从语言、历史传说，自己对自己的

称谓、节日习惯、信仰习俗、婚丧嫁娶等方面将白马人区别于藏族，

并在文中从氐族分布的地域、阶级划分状况、氐族的名称和崇拜、

氐族的语言、姓氏、居住和房屋、农副业生产、服饰、婚姻这几

大方面对比研究和探讨了白马人与历史上氐族的关系。他认为：“白

马人就是历史上一支氐族的后裔，而最大的可能是白马氐的后裔。”

而这个结论也得到了大多数研究白马学者的认可，他们大多认为

白马人是自我国商周至隋唐以来活动在甘肃南部四川北部一带“白

马氐”的后裔，这个说法也得到了白马人自己的认可。白马人相

信万物有灵，崇拜自然神灵、先祖神灵和各种地方尊神，这是白

马人最为原始的信仰习俗。

陇南的藏族白马人所属村寨表演的池哥昼形式基本相同，在

艺人装扮、道具形制、角色分配等方面会有一些细微的不同。但

是在这些村寨中，藏族白马人的信仰是相同的，池哥昼禳灾避祸、

祈祝求福的功能是相通的。都是为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这也是白马人心中最重要最神圣的节日活动。

一、面具舞池哥昼的基本概况

甘肃文县铁楼乡和石鸡坝乡的池哥昼是藏族白马人民俗活动

中最具代表性的面具舞活动。参与者均为男性，表演者头戴木制

面具，左手手持木剑，右手握牛尾刷，面具皆隆鼻巨口，睁目獠牙，

动作粗犷原始，铿锵有力，女性角色慈眉善目，动作幅度较小，

风格也较为舒缓。池哥昼的演出从筹备、演出、结束都有严格的

流程，“文县池哥昼”是第一批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

目名录的面具舞。

“池哥”白马语中是面具的意思，“昼”是跳舞的意思，池

哥昼就是戴着面具的舞蹈，这是甘肃文县一带白马语的称谓。白

马人聚居的四川省的九寨沟县和平武县音译为“酬盖” 和“跳曹

盖”，最初的白马先民对自然理性认知有限，他们对风、雨、雷、

电，甚至山洪、地震、瘟疫等自然现象无法解释，他们的意识里

是有神鬼操纵这一切的，因而他们戴上面具，作为神的代言人为

人们禳灾避祸。还有一种说法是，先民们认为操控这些灾难的是

那些长相丑恶的鬼怪，所以戴上这些比鬼怪更可怕、更狰狞的的

面具可以威吓击退操控灾难的鬼怪。

二、面具舞池哥昼的表演机制

池哥昼演出那天，全村寨的男女老少们身着白马盛装，唱着

白马节日歌曲，尾随在演出队伍后，虽说池哥昼的演出人员是固

定的，但却是白马山寨全民性的活动，人人都要参与其中。

（一）池哥昼的表演时间及内容

白马人面具舞池哥昼活动主要的活动时间是每年正月十五左

右，各村寨的时间不同，池哥昼的形式不仅是挨家串户上门驱邪，

更是有取材于原始信仰中的图腾神话、先祖狩猎、历史典故等题

材的带有戏剧色彩的情景性舞蹈。

池哥昼要走进村寨的每一户人家进行表演，目的在于为村寨

中的每一户人家禳灾祈福，故村寨人口较少的村寨一天即可完成

整个活动流程，人口较多的村寨则需要两到三天。

（二）池哥昼的传承方式及表演人员

池哥昼队伍中既有年近古稀但依然精神矍铄的老人，也有生

机勃勃的“00 后”。白马艺人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

1. 传承方式

池哥昼的传承都是经验丰富的老艺人通过口传身授的方式教

授给自家或者是同村寨的其他男性。在活动举行前，村寨的头人

和会首就要确定所有参演的人员并分配好角色，并由村寨中的老

艺人挑选人员来进行传授和排演。

2. 角色分配

组织者被称之为“会首”，多数村寨不止一个会首，他们是

负责组织村寨池哥昼等各种民俗活动的带头人，负责活动筹备到

演出后勤，同时也是池哥昼所需道具和服装的管理者，有时也会

是池哥昼表演队伍中的一员，他们是白马人民俗活动中的核心人

物，每年的会首是按照村寨房屋位置轮流当值的，轮流到家庭中

的男性长辈就是当年的会首。池哥昼中乐队人员为 5 人，炮手为

2 ～ 4 人。池哥昼活动中的核心人物是池哥、池母和知玛三个角色：

池哥：在整个池哥昼活动中，他是领军人物，也是整个队伍

中的领导者，他是为白马山寨驱疫除鬼的“神”，白马人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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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是四个池哥代表他们白马人的四位山神，也有人说是代表风、

雨、雷、电四位神。池哥的动作起伏较大，左手始终执剑，右手

牛尾刷挥动有力，犹如征战场面；池哥是白马人心中保护神和白

马男性合而为一的化身，他的动作形态直接体现了白马人直接纯

朴的精神诉求，左手一把巍然挺立的剑代表了为了白马人能安居

乐业他们一直会守护家园，庄严肃穆，右手孔武有力挥动的牛尾

代表了驱赶一切侵害白马人的天灾人祸。

池母：池母是池哥昼中以女性形象出现的角色，从她慈眉善

目的扮相和柔美轻缓的动作中可以看出，她是为白马山寨祈求福

泽的女性神灵。池哥昼中的池母，是典型白马人心中女性神和白

马女性合而为一的化身，她的形象是慈眉善目的女性，动作纤巧

古朴，双手合掌的动作代表了白马人感恩世间生灵的虔诚。

知玛：白马人称他们为“猴娃子”，他们是池哥昼中的凡人

角色，也是整个队伍中可以自由发挥的角色，可以在行进的过程

中跟着民众们唱歌，也可以在入户后给户主说吉祥话，和群众们

逗乐，是池哥昼队伍中调节气氛的重要角色。传说是因为白马山

神的女儿跟父亲出去云游，因结识四川小伙心生爱慕而远嫁四川，

山神发现后将女儿逐出家门，女儿多年后生活窘迫，携家人回归

故里，怕被人认出笑话，故全脸用锅墨抹黑易容。这一传说也说

明了藏族白马人早期禁止与外族人通婚的习俗。知玛在池哥昼中

动作较为丰富，发挥空间也较大，他们是池哥昼队伍中的活跃者，

也是节日气氛的营造者，在“入户驱邪”中，池哥就坐后，知玛

在厅外给主人或唱、或跳、或讲吉祥语，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白马人乐观开朗的生活态度。

（二）面具舞池哥昼的池哥昼的表演流程

池哥昼的准备活动在正月初就开始筹备，有些村寨的活动组

织者会在正月初五或者初六齐聚会首家商议本年池哥昼等民俗活

动事宜。

各村各寨池哥昼的表演流程都为“池哥昼请神”“池哥昼行

进”“池哥昼入户驱邪”“入户结束”和“送神”，

三、面具舞池哥昼中亘古不变的围圆向心而舞

池哥昼的动作和队形变化中，出现最多的就是“圆”，无论

是立体的还是平面的，总是以很重要的身份出现，执牛尾的右手

的画圆动作，池哥昼在入户环节中在入户后的绕圆驱邪，在户外

和全村寨人手挽手一起进行的火圈舞。 火圈舞的形式和唱词都可

以看出充满了白马人战斗和团结的精神，在正月最热闹的这一天，

藏族白马人用圈舞的形式将族人凝聚在一起。“圆”在白马人民

俗活动中有着无法代替的重要性。

圈舞这种集体性舞蹈由来已久，在青海地区出土的宗日彩陶

盆的内壁上刻画了一组为 13 人，一组为 11 人的连臂而舞的生动

形象，基于此更加印证了圈舞的悠久历史。

很多少数民族的民俗歌舞活动中都有圈舞，藏族的锅庄、蒙

古族的圈舞、佤族的毕颂、甘肃裕固族的圆圈舞等。圈舞在原始

部落活动中也彰显着它们的社要交会功能，“圈舞带领原始人实

现对实际的需求，并从中感受到强烈的感召力和生命力。原始社

会的人们，由于缺乏武器，个人力量十分弱小，离开了部落，便

会遇到各种危险，死亡便会降临。因此他们必须依靠部落群居方

式，只有存在于集体之中，他们才具有归属感，才会觉得安全，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得以生存”。当夜晚降临，白马山寨的村民从

山神庙迎下火把，架起火堆，全村寨的男女老少手牵着手，和着

相同的节奏向着圆心拉圈跳舞，将“火”与“舞”“人”与“物”

溶为了一个整体。在舞蹈的过程中群体代替了个体。群体的优势

也得以发挥，大家用整齐划一的动作和一致的行动把集体的力量

凝聚到了一起。这时，个体作为群体构成的一部分从而找到归属

感和存在感，更加从中感受到生存的力量。所以藏族白马人火圈

舞也是白马先祖源于对集体的安全感并代代相传至今天的一种情

感寄托方式。

苏珊·格朗和库尔特·萨克斯都认同圈舞和环舞是最古老的

舞蹈形式。苏珊·格朗在《情感与形式》中这样解释圈舞：“那

种环舞或圈舞作为舞蹈形式与自发的跳跃无关，它履行一种神圣

的职能，也许是舞蹈最神圣的职能——将神圣的‘王国’与世俗

存在区分开来。这样，它就创造了跳舞的舞台，这舞台自然而然

地以祭坛或一些类似的东西（如图腾、祭司、火堆、用作祭品的

其他部落首长的人头）作为中心。在这具有魔力的舞圈中，所有

的精力都释放出来了。”苏珊·朗格认为在原始的舞蹈活动中，“不

管人们期望从舞蹈中能够得到什么，也不管它能够包含什么样的

戏剧或礼仪性的因素，舞蹈的首要行动都是要创造一个虚幻的力

的世界。舞蹈的‘沉迷’不是别的，就是引人进入此境的情感”。

在漆黑的夜晚，藏族白马人围着火堆载歌载舞，进入的是属于他

们的精神王国，手挽着手更是将所有白马人的灵魂凝聚在一起，

溶为一个整体。在火堆周围围起神秘的舞圈，每个白马人都能跟

随它进入一种神秘的境界，这样的舞蹈，依靠它不断循环和变换

的动作和完整的动作节奏，为自己建立一个世界完美的精神世界，

保证自己的生命的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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